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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寶
珣
，
一
九
○
六
年
生
，
江
蘇
吳
江
人
，
她
是
南
社
詩
人
，
柳
亞
子
的
小

同
鄉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月
，
她
參
加
鄒
韜
奮
主
持
的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
負
責
處
理

讀
者
來
信
，
從
此
開
始
進
入
出
版
界
。
抗
戰
爆
發
以
後
，
從
上
海
撤
到
武
漢
，
再

到
重
慶
，
她
一
直
在
韜
奮
身
邊
做
秘
書
，
並
兼
任
生
活
書
店
文
書
科
科
長
。
一
九

四
二
年
冬
，
她
在
桂
林
創
辦
了
耕
耘
出
版
社
，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書
是
呂
振
羽
撰
寫

的
《
古
代
史
》
，
作
者
當
時
在
延
安
。
在
女
作
家
謝
冰
瑩
的
幫
助
下
，
黃
寶
珣
策

劃
了
《
女
作
家
自
傳
選
集
》
一
書
。
她
在
桂
林
時
就
開
始
組
稿
，
後
到
重
慶
繼
續

組
稿
和
編
輯
，
一
九
四
五
年
重
慶
耕
耘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
女
作
家
自
傳
選
集
》

（
見
圖
）
。
這
部
書
包
含
了
她
付
出
的
心
血
和
勞
動
。
新
中
國
成
立
以
後
，
她
來

到
北
京
，
一
直
在
出
版
和
發
行
部
門
工
作
，
一
九
九
六
年
在
北
京

病
逝
，
享
年
九
十
歲
。

在
《
女
作
家
自
傳
選
集
》
（
全
書
二
百
四
十
三
頁
）
中
，
收

錄
了
九
位
女
作
家
各
自
撰
寫
的
﹁自
傳
﹂
：
子
岡
的
《
自
愧
與
自

勉
》
、
安
娥
的
《
我
怎
樣
離
開
的
母
親
》
、
白
薇
的
《
跳
關
記
》

、
林
北
麗
的
《
二
十
七
年
的
旅
程
》
、
彭
慧
的
《
簡
單
的
自
傳
》

、
葉
仲
寅
的
《
我
的
自
傳
》
、
褚
問
鵑
的
《
生
命
的
印
痕
》
、
趙

清
閣
的
《
也
算
自
傳
》
、
謝
冰
瑩
的
《
平
凡
的
半
生
》
。
原
本
黃

寶
珣
還
約
請
何
香
凝
撰
寫
﹁自
傳
﹂
，
後
她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六
月

為
這
本
書
題
了
詞
：
﹁耕
耘
出
版
社
函
命
余
追
述
奮
鬥
成
功
經
過

，
撫
今
追
昔
，
不
願
多
述
，
忍
痛
奉
題
拙
詩
以
報
命
：
歷
史
再
虛

談
，
愧
看
先
烈
血
，
國
破
又
民
飢
，
羞
在
人
間
列
。
﹂
黃
寶
珣
把

何
香
凝
的
題
詞
手
跡
（
見
圖
）
放
在
書
前
，
增
加
了
書
的
﹁含
金

量
﹂
。在

《
女
作
家
自
傳
選
集
》
中
的
女
作
家

，
有
許
多
已
被
當
今
的
讀
者
遺
忘
，
她
們
所

撰
寫
的
﹁自
傳
﹂
，
講
述
了
她
們
是
如
何
走

上
文
學
和
寫
作
之
路
，
為
中
國
文
學
史
研
究

留
下
了
難
得
而
寶
貴
的
史
料
。
例
如
子
岡

（
一
九
一
四

—
一
九
八
八
年
）
在
﹁自
傳

﹂
中
，
就
講
述
了
她
開
始
從
事
新
聞
寫
作
的
經
歷
。
她
寫
道
：

﹁我
沒
有
讀
過
新
聞
學A

BC

，
而
也
羞
於
去
問
編
輯
怎
樣
開
始
我

的
工
作
，
憑
着
我
的
膽
量
，
憑
着
我
讀
過
的
一
些
新
聞
紀
事
，
憑

着
我
的
一
些
狹
小
的
社
會
關
係
，
我
開
始
訪
個
人
，
訪
團
體
，
訪

一
些
新
聞
事
端
的
始
末
。
…
…
那
剛
剛
是
抗
戰
的
第
二
年
，
武
漢

成
為
保
衛
中
國
的
心
臟
，
救
國
高
潮
在
這
兒
滲
透
到
了
頂
點
。
那

麼
多
的
救
國
團
體
，
那
麼
多
的
與
抗
戰
有
關
的
集
會
，
那
麼
多
的

凸
出
於
社
會
間
斷
的
令
人
歌
頌
的
人
們
。
我
接
近
的
是
傷
病
，
是

難
民
，
是
終
日
奔
走
演
說
、
貼
壁
報
、
教
識
字
的
熱
情
的
男
女
青

年
。
傷
兵
之
母
周
蔣
鑒
在
那
時
認
識
了
，
由
前
方
或
淪
陷
區
來
的

游
擊
隊
領
袖
認
識
了
，
邊
區
省
份
的
救
國
工
作
者
認
識
了
，
對
了

，
還
有
孩
子
劇
團
新
安
旅
行
團
的
小
朋
友
們
與
我
也
最
熟
稔
。
之

後
，
引
起
漫
天
煙
火
的
大
轟
炸
開
始
，
敵
機
過
後
，
許
多
新
聞
記
者
冒
了
溽
暑
奔

走
於
武
昌
漢
陽
，
我
也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
我
們
最
初
被
那
血
淋
淋
的
屠
殺
所
感
受

的
印
象
是
與
之
後
幾
年
司
空
見
慣
不
同
的
，
因
之
或
許
流
於
筆
墨
之
間
的
憤
怒
也

要
真
切
，
熱
烈
一
點
。
是
的
，
那
時
候
我
以
我
的
熱
情
，
與
初
入
新
聞
界
的
新
鮮

感
覺
，
寫
得
比
較
多
，
在
現
在
想
來
，
也
許
是
比
較
濫
。
我
沒
有
估
計
篇
幅
，
沒

有
估
計
到
讀
者
可
願
意
看
，
每
天
計
劃
了
採
訪
日
程
，
跑
了
回
來
伏
案
就
寫
。
我

自
己
溶
化
在
救
國
熱
情
裡
，
學
生
群
，
工
人
區
，
傷
兵
醫
院
裡
，
到
處
亂
竄
。
﹂

這
就
是
子
岡
初
當
記
者
的
經
歷
，
也
是
抗
戰
初
期
大
後
方
支
援
前
線
、
抗
戰
救
亡

的
真
實
寫
照
。

剛剛去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教授
，不但學貫中西，著作等身，而且也
是一位十分幽默的智者。他的幽默，
既體現在作品中，也表現在為人上。
幽默使他的作品更富情趣，也使他的
人生更具光彩。

季羨林的幽默，更多地出現在他飽經滄桑、看淡紅
塵的晚年。即使回憶文革時那段被關進 「牛棚」慘遭迫
害、備受凌辱的非人生活，他仍不乏辛酸的幽默。上世
紀九十年代他寫的《牛棚雜憶》中，就有許多地方是用
諷刺幽默的筆觸來寫荒唐、醜陋的往事。如書中寫建
「牛棚」： 「我們親手把牛棚建成了，我們被 『請君入

甕』了。牛棚裡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學家不是宣
傳過 『到處有生活』嗎？」接着他又寫了 「四句歪詩」
： 「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順名正，天下太平。」寫
被批鬥，他說： 「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 『鬼』來
鬥了。」 「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
背上畫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一根帶葉
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
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
爽，簡直有點可愛了。」這種含淚的微笑，隱而不露的
嘲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 「文革」的黑暗，比聲嘶力竭
的控訴更為有力。

晚年的季羨林，身處太平盛世，可謂生活在一片讚
譽和掌聲之中。生活條件好了，榮譽多了，地位高了，
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不被榮譽的光環所迷。他
的本色的幽默也像泉水一樣，不時地從他的作品和言談
舉止中湧流出來，凝結成一朵朵智慧之花。

季老晚年的幽默，常顯示出他做人的低調、平淡。如對人們加給
他的 「國學大師」稱號，他就不認同。他說： 「環顧左右，朋友中國
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 『國學大
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 『國學小師』
都不夠，遑論 『大師』！」（季羨林：《病榻雜記》）對外界送給他
的其他榮譽稱號，他也不願接受： 「近幾年來，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一片虛名，套在了我的頭上，成了一圈光環，給我招惹來了剪不斷理
還亂的麻煩。這個會長，那個主編，這個顧問，那個理事，紛至遝來
，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紙冠，我自己實在無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
了……」（季羨林：《大覺明慧茶院品茗錄》）這些肺腑之言，都充
分表現出這位國學大師的務實和謙虛精神。

自己虛懷若谷，對別人雍容大度，但對社會上一些醜惡的東西，
季老卻嫉之如仇。他的幽默武器，有時直指社會上的不良風氣： 「我
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
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
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
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
知之明少一點。」（季羨林：《我這一生》）季老這看似消極的反語幽
默，發人深思，催人猛醒，讓人讀後，在會心一笑中產生強烈共鳴。

也有一些幽默，是季老的 「即興發揮」，流露出一個寬厚長者對
人生和自己的善意調侃，讓人從忍俊不禁中受到啟迪。如有一次，季
老的護工岳愛英用輪椅推他時，方向不是平常的順時針，而是逆時針
方向。季老說： 「你怎麼這麼轉啊。我本來就糊塗，這樣我不是更糊
塗了嗎？」護工跟季老打趣說： 「不是難得糊塗嗎？」季老自嘲說：
「我現在糊塗也不難得了。」（蔡德貴：《先生口述史再也聽不到了》）

綜觀季老的幽默，絕不是一般的做秀搞笑，而是大智慧的閃光，
是他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坦蕩人生的寫照。正如評論家菊
影所言： 「季老的幽默，是他人格山岩上開出的小花，一叢叢，一簇
簇，雖不是漫山遍野，但足以顯露生機與活潑。這是一種能給人力量
與溫暖感的幽默。」

當今世界，雷人
雷語、出格舉動屢見
不鮮，連一些 「文化
名人」也不甘落後。
今年五月一日，內地
票房紅火的《南京！
南京！》劇組與記者

共進午餐時，導演陸川突然 「報料」稱：
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韓三平對《南京
！南京！》大為看好，影片公映前就口出
豪言： 「如果票房超過一億，我就去黃浦
江裸奔！」這韓三平還對陸川說： 「假如
票房突破一點五億，你陸川也要跟着去裸
奔。」

好傢伙，堂堂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
長，居然得意忘形地不要起碼的做人底線
和羞恥感，因為票房獲利便聲稱要光身上
街裸奔，實在令國人大跌眼鏡，我敢說，
他會讓放浪形骸、醉迷山林的古代隱士望
塵莫及！而他可曾想到：我國法律和道德
准許麼？沿途的公眾答應麼？我相信，只
要他敢赤身裸體上街一奔，立即會有人衝
上去將其摁倒在地，裹上廣告旗扭送警方
或精神病院。

於是想起詩人艾青說過的一句話：
「現在有些青年人急於成名。要成名是很

容易的，一是罵名人，二是脫了褲子在長
安街跑一跑，就見效了……」 艾老此言幽
默而深刻，很有針對性，令人拍案叫絕。
想必那位董事長應該不會太年輕了，也不
必 「急於成名」的，竟然聲稱要 「裸奔」
，實在令人百思不解。假如他不是忘記了
國情與傳統，不是失去了羞恥感和人格底
線，那只能解釋為他因一時成功而得意忘
形、利令智昏了！如果他兌現 「承諾」的
話，敢問這是勇敢的 「裸奔」抑或瘋狂的
「裸奔」？是光榮的 「裸奔」還是無恥的
「裸奔」？假如他此舉純屬為影片造勢的

噱頭和 「忽悠」觀眾的眼球，那更是將無恥當時尚、視惡
搞為高雅了！

「裸奔」是流行於西方的另類 「行為藝術」，裸奔者
大多出於政治的、感情的、體育的或者金錢的目的，也有
的聲稱為 「保護環境」或 「為藝術獻身」，他們以驚世駭
俗的赤裸之身表達自己的反抗、悲憫與主張，用以引人眼
球、博得同情，達到 「造勢」的目的，其初衷似也可以理
解。但即使在觀念開放的西方， 「裸奔」也屬於傷風敗俗
的出格之舉，被大眾所詬病，警方也會制止的。而某些心
懷覬覦的裸奔者，更墮落為邪惡與無恥的幫兇。

日前，一組名為《復旦學生裸奔慶祝畢業》的照片自
搜狐網映入眼簾。照片中兩名復旦大學畢業男生赤身裸體
在燈光下擺出各種姿勢，並打出標語 「最後的坦誠」。因
大學畢業而興奮得公然表演 「裸奔」，筆者不禁要為這樣
的 「天之驕子」深感臉紅，此舉既無任何社會意義更遑論
藝術價值，只不過是其個人猥瑣情緒的譁眾取寵無聊宣洩
罷了。他們卻還自詡此舉是 「最後的坦誠」，敢問 「坦誠
」什麼？何謂 「坦誠」？難道赤身裸體就是所謂 「坦誠」
麼？ 「一葉知秋」，我從這組 「雷人照片」上讀到的是應
試教育帶來的人格扭曲和某些青年心態的病變，他們真的
應該好生讀一讀、想一想艾青的名言了。

蘇軾一生好遊，常在遊覽
大好河山中陶冶性情，也在旅
遊中識人辨友。

有一次，蘇軾與章惇結伴
出遊，路經黑水谷時碰到一條
深澗，澗上搭有一塊很窄的木

板，下臨湍流翻滾，兩側是巨石壁立。章惇提議從木
板上過去，在對面的岩石上題字，表示 「到此一遊」
。蘇軾一看險地，表示自己不願去冒險。章惇微微一
笑，坦然走過那極窄的木板，又把長袍塞在腰間，抓
住一條懸垂的青藤，盪到巨石上，寫下 「蘇軾章惇遊
此」六個大字，而後又攀藤走上木板回來。

章惇一臉得意，等待蘇軾對他這種大膽勇敢精神
的稱讚。蘇軾則拍拍他的肩頭慨嘆道： 「總有一天，
你老兄會殺人不眨眼的。」章惇沒想到蘇軾居然會這
樣 「誇」自己，不禁十分驚訝道： 「為什麼呀？」蘇
軾說： 「把自己生命不當回事的人，自然不會把別人

的生命當一回事。」
後來，宋哲宗趙煦親政，章惇官拜相位，便對其

政敵包括蘇軾在內的三十幾位在元佑年間的大臣進行
迫害，人數之多，前所未有。他還向宋哲宗提出，下
詔將早已去世的司馬光、呂公著掘墓毀屍，連死人也
不放過。幸有人說： 「如此，只將為本朝添污。」司
馬光等才免去戮屍之辱。

還有一次，蘇軾應約與朋友謝景溫出遊。一路上
，兩人且說且笑，相談甚歡。突然一個黑影從樹上跌
落下來，兩人被嚇了一跳，連忙收住腳步，定睛看時
，原來是隻受傷的小鳥。蘇軾湊過去，剛想將鳥撿起
來，謝景溫卻大步走了上來，抬腳便將鳥踢到一旁，
說： 「兄台何必為了一隻驚嚇了我們的小鳥耗費心思
，我們繼續朝前走吧。」蘇軾面色凝重，一言不發，
全然沒了遊覽的興趣。

不一會，兩人來到一座獨木橋前，橋對面是一簾
瀑布，瀑布下面便是深潭，橋下急流奔湍，景色奇美

壯觀，卻也極險。蘇軾見橋極窄，心膽俱寒，不敢過
去。謝景溫見此情狀，嘲笑蘇軾膽小，拉起他的手就
向橋上邁。蘇軾本能地抽回了手，謝景溫大笑着信步
走了過去，留下蘇軾在橋邊發呆。

旅遊回來之後，蘇軾便與謝景溫絕交，從此不再
往來。

有朋友問蘇軾為何如此，蘇軾語出驚人，他說：
「一個人既然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愛惜，又怎麼可能去

愛惜別人的生命呢？輕賤生命之人，不可為友。」接
着，蘇軾又預言： 「如果此人得勢，一定不會把別人
的生命放在眼裡。這樣的人心狠手辣，為達目的，連
命都能不要，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很有可能做出
損人利己禍國殃民的事情來。」朋友們聽了，都只笑
笑，搖搖頭，以為他這是小題大做，危言聳聽，沒有
一個人相信他的話。多年後，謝景溫成為一代權臣，
殺戮無數，連蘇軾也險遭毒手。謝景溫成了北宋有名
奸臣小臣，時人才皆讚蘇軾能辨友識人。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交
通要道。其南線，在歷史上為中
國與南海諸國政治、經濟、文化
交流作出過重要貢獻。一九九○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部署對此路
沿海港口考察以來、與此路有關

的文化遺產重新引人關注。從報道獲悉，二○○九年
四月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上，廣州等五城市已
被納入此路文化 「申遺」計劃。

廣州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交通歷史長、規模大
，通過此古道與南海諸國交往頻繁，影響深遠。現存
有關古跡文物也多，宋碑《重修天慶觀記》也是其中
之一。《重修天慶觀記》碑文早見地方文獻，而碑石
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始發現於廣州海珠北路祝壽巷原天
慶觀遺址的。發現時碑石已破損，後經有關部門修復
移置越秀山。該碑刻於宋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年
）。撰文者是原天慶觀道士何德順。碑文詳述三佛齊
國大首領地華迦羅捐資重修天慶觀的緣由。全文六百
多字，繁冗而乏文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天下郡
縣利病書》根據文獻，刪其繁蕪，存其概要。云：
「治平中，地華迦羅遣使至羅羅入貢，遇大風，船幾

覆。至羅羅禱於天，有老翁見雲端，風浪息。時值儂
寇毀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羅羅睹之，即
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迦羅，即遣離思沙文詣
廣，購材鳩工重建……。」

碑文經顧炎武刪削，簡潔精煉。但原文中一些有
關史實也被刪節。如原文云： 「五羊瀕巨浸，接諸蕃
，飛航雲集」，反映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交通輻輳，促
進主要港口廣州之外貿繁榮。又如原文描寫修復後之

天慶觀 「規模宏備，煥若洞府」，但觀中之殿堂廳室
樓台，並非一次建成，而是歷時十餘年，地華迦羅所
屬蕃舶多次來廣州時逐漸擴建而成。這說明地華迦羅
之蕃舶並非偶爾一至廣州。而是常川往來。碑文還詳
述地華迦羅在南海、清遠兩縣購置地產，以租息供天
慶觀常費。地華迦羅如此虔誠信奉李老君，原因是
「自修觀以來，發船舶跨浩濤之險，常得安濟，無昔

日之驚危，足驗真靈之護佑也。若乃繼發巨舟，獲上
清之美報固可量也。」顯示地華迦羅還計劃繼發巨舟
，擴大貿易。以上被顧炎武刪節之文字實皆有助於研
究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貿易、邦交、宗教等史實。

三佛齊是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之重要港口，也是古
代南海強國。中國載籍中記述該國的資料甚多，近現
代中外學者所發表的研究該國論文也不少，但關於該
國歷史沿革的觀點頗有出入。一般認為該國地在今之
蘇門答臘，初稱斤陀利國，在中國南北朝時代（四二
○—五八九年）已多次入貢中國。唐高宗永徽元年
（六五○年）被印度裔的山帝王朝（或譯岳帝王朝）
所吞併，稱室利佛逝國。此國地當海上絲綢之路南線
要衝，國際貿易發達，而且是南海佛教中心，為東來
西往僧侶所常經之路。該國也屢次朝貢唐朝，唐朝僧
人路經該國轉往印度者也獲得善待。如近現代研究者
所常提及的初唐戒律僧義淨，要往印度學習戒律，由
廣州乘商船到該國，學習梵語，停留半年，得其國王
資助，並被協助前往末羅瑜，然後渡洋至印度。義淨
在印度學習十年，又回室利佛逝。前來廣州購買紙筆
，並聘請助手貞固等四人，前往該國抄寫經典，六年
之後始回中國。唐朝晚期至宋朝時期，室利佛逝改號
三佛齊。改號之原因，研究者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同

名異譯，有人說三佛齊是室利佛逝的偽讀。張禮千譯
溫士德《印度化時代之南海》則斷言改號是改朝換代
，明確說： 「迨至八九○年室利佛逝為莊嚴山帝所滅
，嗣後遂稱三佛齊。」

相當於宋朝時代之三佛齊國勢強盛，有十五個屬
國，勢力範圍包括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
，控制了馬六甲海峽門戶。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
說： 「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又說： 「三佛
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海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
西至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三佛齊與中國關係密切而態度友善。兩國民間貿
易之帆檣交接，《重修天慶觀記》已有反映。三佛齊
官方對宋朝的朝貢也絡繹不絕。宋朝對該國的回賜極
優厚。如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年）回賜錢六萬四
千緡、白銀一萬五百両。三佛齊貢使多獲得宋朝封贈
官爵。如捐資重修天慶觀之三佛齊大首領地華迦羅，
在碑文中署銜 「保順慕化大將軍」便是其人於宋神宗
熙寧十年（一○七七年）作為三佛齊使者入貢時被神
宗封贈的。有的三佛齊使者還受到宋朝的特殊禮遇。
如宋真宗東封泰山，特邀該國使節李眉地等觀禮朝覲
台。三佛齊雖然是印度化國家，但也重視中國文化。
他們在國內建造佛寺為宋真宗祝壽，特請真宗賜給寺
名和賜給鑄鐘。他們國內高級僧侶用以象徵身份的紫
衣和度牒，也請求宋朝賜予。他們雖然使用梵文，但
也用中國字，凡入貢國書，皆用中文。括《宋史》載
，該國有一國王之女，還親筆寫中文信，附禮物贈廣
州市舶司官員。中國的一些典章制度和曆法知識都被
引進。中國銅錢也可在其國內流通。宋朝自始至終，
皆與三佛齊保持友好往來公平貿易。海上絲綢之路南
線眾多古國，如注輦、闍婆、占城、真臘、渤泥等國
，遠至天竺、大食，也皆與宋朝一直保持和善邦交和
公平貿易。各國皆蒙其利，宋朝不但由於外貿興盛，
促使絲綢、陶瓷、冶金工業發展，而且每年市舶司收
入達二百萬貫，成為國家重要財政來源。在研究海上
絲綢之路文化時，宋朝取得成功的外交、貿易政策，
是值得總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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